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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



「要買兩層私樓，不難喔」
面前故人，輕輕一說。
從言談舉止，以及多年前我對她的認識，都不是富家女。
女人的直覺告訴我，她蛻變了，成了某某的第三者，女人就對女人最Mean，難聽點說，叫狐狸精。
偏偏，近年流行一詞：小三。
小三，卻沒有小貓、小狗可愛，卻有點像，「（店）小二」般身段低。六年不見，故人面色有點蒼白，但妝容下仍有不少男士回頭，散發初熟女韻味，果真人如其名，「慕華」、慕華！

令人羨慕，閉月羞花。

「妳行啊，過我們兩招吧」跟慕華並排而坐的，也久違了，還是那麼虛假的翠如。 
那些年，慕華、翠如和我形影不離，我們仨從初中就認識，不知世道難為的小妹妹，在學校說是非、追明星、看帥哥、抄功課，快活不知時日過，儘管偶有不和，但都只是芝麻小事，哭哭鬧鬧後，繼續糖黐豆。

直到高中畢業，十八歲，我漂向北方，到大城市升學，就少與她們聯絡。

年月過去，以工作忙做藉口又好、分隔異地都好，我跟她倆就疏遠了。

甚至乎，早兩年我結婚，一切從簡，也只是通知了她們一下，沒有見面慶祝。

近半年慕華來了我這邊，我也股不起勇氣、找不到情由相約，儘管感覺上，我和她很近，已活在同一城市，打卡的地點我也很熟識，但就是沒有膽量去重拾舊好。
可惜喔。大家都廿四歲人，這六年來人生變化甚多，偶爾，在社交媒體上，都會見她們倆親匿的聚會，寫上甚麼「一生一世好姊妹」、#BFF 等，我只好默默點個讚，心中百感交集。 我問：「想起來，六年沒見面喇」

慕華：「時間過得真快...終於約到你喇...」
翠如：「喔，你們在同一城市都沒有約見嗎？」
空氣凝住，是啊我和慕華都沒有約對方，又原來，她與翠如也好像不算常聯絡？

約下午茶的慕華，打破尷尬：「哎喲難得多年沒見，來個自拍吧」
翠如慕華兩人不斷換位後退，生怕大面，真的心機婊。

拍過千張，例行的表面互讚、實質比較行頭後，翠如執完相，貼文寫到：「#bff 齊齊High Tea！愛你們喔」
我心中不禁冷笑，果然不學無術啊，High甚麼Tea，英國傳統，High Tea乃工人階級旁晚吃肉和薯仔的一餐，相反，現在酒店、咖啡廳中，佈置得美倫美喚，白枱布、金餐具、优雅的三层点心架形式，就是仿照贵族，一般在下午四点、精緻食物在低桌上，有三明治、Scone司康饼、蛋糕、配伯爵茶的...

「其實叫Low Tea，或者Afternoon Tea吧」
慕華接口到。

原來她有點知識。

翠如入正題：「慕華，你這次移民加拿大，捨得那些人夫喇？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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訊息量頗大，一問之下，才知慕華除了感情生活精彩外，原來父母即將退休，下個月會跟兩老到加拿大，也希望那邊空氣好一點，治療支氣管問題。
要不是恰巧翠如來這裡公幹，因利成便，慕華約三人重聚兼餞行，我們也許一世都沒有機會再聚。 

慕華：「其實我也不是對準人夫啦，只是剛好幾年來，遇到都是結了婚的」
翠如：「別裝喇，又會十個八個都是人夫啦...」
慕華咳了兩下，呷一啖红茶：「確實在每一個身上，都得到很多...」
翠如：「分享故事吧，怎樣開始人夫點將之旅？」 

咬了一口水果塔的慕華，娓娓道來食人夫的故事：
「妳們記不記得當年考完試，還未放成績，我身邊有兩個男人？一個是鄰班的書呆子、四眼龜，宅宅的樣子，青澀的舉指，那麼不成熟；另一個洗頭仔，健壯身形，雙手除了撫摸女生的頭皮，更懂撫慰女人的心靈，就是莽撞完後即棄，連手術費也不給，多渣...」
翠如：「記得啊，那個漫長暑假，你給愛情煩死了，後來還要人工流產...」

對喔，十八歲那年生日，慕華懷了渣男骨肉，我們要酬錢給她做手術，後來我趕來升學，要不是她們提起，我也差點忘了。
慕華：「暑假後，我就在院校遇到了那助教...」
翠如：「記得了，有次你說過，那個男的，除了幫你的功課，更教曉你金融...」
慕華：「那時所謂讀書，就是主修約會，副修投資，其實我不算愛他，只是，好像有個成熟長輩照顧，考試又有貼士，找工作又有介紹，更打本給我由零開始買股票、匯市...」
翠如：「他是你貴人財神啦」
慕華：「但我一直只當他工具人，相反，他自己也承認，迷戀我的青春、肉體，以及初戀的感覺，說甚麼跟老婆已沒有戀愛的感覺，但看見我會心跳之類...」
翠如：「後來怎樣？」
慕華：「到畢業年，他更說要與我一起，打算與正室離婚，但我在實習的公司，就遇上個金融才俊...」
翠如：「哪你就跟助教分開喇？」
慕華：「才不會，有點拖拖拉拉、斷斷續續，好幾個同時發生吧，只是恰巧，一個又一個，都是有婦之夫，多數要交人，反而時間容易安排」
翠如：「其他的沒有那個助教般癡情啊」
慕華：「卻比較成熟，有時還很刺激」 

聽著聽著兩人對話，想起人們常感歎，世間的愛情是如此複雜，信任是多麼脆弱，不禁感恩，，我的感情生活雖是平淡如水，但尚算穩定。不起波瀾，可能是我老公興趣不多，運動、打德州撲克、品嚐洋酒外，就只有寄情工作，工作群信息秒回，事事上心。
未有疫情情前，一個月飛兩三個星期公幹，偶有週末也不在家的，但城市人嘛，沒辦法，為事業打拼，他幾年前就上了高位，步步高升，做出成績，當然高處不勝寒，要管理的人多，壓力大，兩三小時的長跑，成了他每天必修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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侍應為翠如的生果茶添滾水時，不慎滴了些熱水在她的包包，幸好沒有怎麼損毀，但翠如刻薄言辭也嚇到散工女妹妹流淚：
「看你鼻扁瘦弱沒身材、怪不得無人包養要拋頭露面幹這行，你奶奶的....」

「嗯算了吧，她只是打工，小心毒舌造口業」我急忙打完場。
慕華：「對啊，Karma is a bitch，可怕呢」
翠如才收斂，看戲般問到：「那金融才俊又如何？」
慕華：「除了金股匯有內幕交易資料外，亦教曉如何入手加密貨幣，算是早期買了，到身邊同學都剛畢業周身學債，我就差不多儲了一筆首期。更重要的是，有條件享樂、別的女人調教過的，零舍不同，去有品味的餐廳、上流的場合，甚至床上情趣，也都大開眼界！」
翠如：「他有多大啊？！」
慕華又咳兩下：「膚淺！老娘跟你講，哪裡大小跟滿足度沒關係喇」
翠如：「不不不，我指年紀多大喇！」
慕華：「呵呵，才不過大我們三四年」
翠如不其然看著我：「這麼早封盤，可惜啊」
好一招一箭雙雕，既說金融才俊如此筍盤，又說我老早嫁人，外面花花世界，可能應學慕華把玩多幾個才埋單吧？
慕華：「不要笑她啦，可能她玩不少小鮮肉呢」
我：「才沒有你那麼放盪不羈，我跟老公都安份守己，是呢，中間都是人夫，沒有其他差不多年齡的光棍嗎？」
慕華詭異的冷笑：「是多的，不過不是太衝動高調，全公司都知他在窮追我的小子，就是那些『外表吸引，床上無能』」

翠如：「哎唷直接試到這層面？」
慕華：「要不是Friend前性行為，就很浪費時間嘛。那個金融才俊還真懂玩，不多更新社交媒體，一切低調的」
翠如：「連老婆也不多談？」
慕華：「都一個月有一篇愛妻號貼文喇，我告訴你，越多貼寵愛妻子、婚姻美滿的男人，越多出軌，去造煙幕、騙人、騙自己」 
都聽說過，社交媒體上越頻頻高調曬恩愛的，多半婚姻出現問題。
而另一邊廂，如果關係不能公開的，貼文就更有趣：
三不五時到華麗餐廳、收到一束束花、借Staycation名義開房，但偏偏每張相都獨自一人，另一半極度神秘，多半有不正常關係，有時候，更會讓人覺得那些收入與享樂不相稱的，是被包養。而慕華，正正就像這類別，今天總算得到印證。 

口沫遮攔的翠如，竟也為我們身為正印的，問出心底話：「那他老婆不知道你的存在嗎？」
慕華：「畢竟他出身富二代，逼著要政治婚姻，門當戶對的那種，大概是各有各玩，心照不宣的哪。只要不常打卡，低調地玩，同圈子的都不會拆穿」
翠如：「哪一起了多久？」
慕華：「都忘了，反正沒有真正愛過，反而記得，勒索了六位數字分手費」
我和翠如都不禁嚇到叫起來：「怎麼可能？」
慕華：「畢竟對方是大戶人家嘛，趁他不為意拍了親密照、又掌握了他的一些電郵、銀行卡密碼，找到了他跟老婆的住址，那時正值他要再在公司爬高一點，不容有失，就輕易到帳」 

本來，今天這個局不打算待太久，但越聽就越吸引，就跟老公說今日晚一點回家。
反正，近一兩年，他常常跟一班男人打撲克、嘆洋酒，常不在家，好像過往輸多了，近幾星期減少玩撲克，多點回家，但我也難得有機會在外，留多一陣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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翠如：「怪不得你做了富婆啦！」
慕華再咳兩聲，似乎真的財多身子弱：「也只是幸運，當然，經常遇到更幸運的事...」
我難掩好奇：「喔？是甚麼？」
慕華笑一笑：「問得好，就是除了臨別楂乾，最好就是持續陰乾之餘，就學懂更多技能」
翠如：「好像跟Mentor似的」
慕華：「這是『戀父』，連外企高管上個月也這樣問我，是否有情意結」
翠如：「這外企高管又怎厲害呢？」
慕華：「他跟我做了不少，連跟老婆都沒有試過的事，閉關之前，他借公幹名義帶我去旅行：法國迪士尼、蘇格蘭酒莊、英國睇英超、美國Las Vegas賭場、日本浸溫泉、澳洲環球影城...」
翠如：「你們不用上班嗎？哪有空啊？」
慕華：「是的，以前他近五到七成時間都公幹，離開一下平淡如水的婚姻，也玩過小妹妹啦，但好像只有與我一起，才是拍拖，有戀愛感覺，所以我倆之前雖然分隔兩地，但常常在外地見面。我做銷售，只要月月爆數，幫公司賺錢，隨時可放假、No Show也不是問題，而我這一行在男人圈打滾，露露事業線就有好事業...」
我搶白到：「只是周遊列國去玩吧？學甚麼技能啊？」
慕華意味深長的笑：「他教曉我如何品嚐各種威士忌、白蘭地、紅酒，地點、土壤、水質、天氣、木桶等如何影響風味；也教曉我幾種麻雀、橋牌、德州撲克玩法，由計數到捉心理，傾囊相授；更是時間管理大師，一方面管理百多人團隊，另一方面每天抽空見面，跟我一起在家工作，陪我打遊戲機、看電視，最重要的是，啪啪啪時花樣甚多，開發了我M底的歡愉，每日大戰完後，藉口練長跑而晚一點回家，其餘時間親密訊息次次秒回...」
翠如：「那麼厲害，怪不得你生活越來越有品味，亦春風滿面啦，你捨得放手，離開他到加拿大？」
慕華：「緣起緣滅吧，早幾個月在家工作，我在床上需索了他不少，而他開始對髮妻內疚，又知我跟父母到地球另一端，就和平分手，只一星期做一次炮友囉。」 

翠如：「哇你這樣說，教我怎相信一世一生啊？」
慕華：「還不是膚淺對白，哄哄假天真，活到這個年紀了，怎會對愛情還有憧憬？身邊多少劈腿、婚外情故事，誰又相信忠貞不二？錯的時間遇見錯的人，總是荒唐啊。」
我忍不住插話：「想不到，你也讀起張小嫻呢」
慕華：「你想不到的東西，可能多著呢」





（五）



（五）
我問：「對了，你都快離開，有甚麼心願未做的呢？」
翠如：「征服多個人夫！」
翠如口直心快，慕華反個白眼：「主要是法事，和告解」
翠如：「啊做甚麼法事？」
慕華開始咳過不停：「人工流產後，要法事超渡嬰靈，之前一路都不知道，後來有朋友告誡下，明天去清理了。」

我不禁吃驚，慕華竟然連這基本概念都沒有，未好好處理，怪不得，這些年來，愛情總不能修成正果，我等良朋遠離，錢是多了，財多，只剩下身子弱。

我問：「有甚麼要告解呢？」
翠如：「好像到道堂找道長做法事，又要到耶教教堂找神父告解，哈」
慕華：「就是要向各個人夫的太太告解...」
翠如：「嘩，告解？還是示威啊？」

慕華正色道：「每個男人雖有恩於我，也要令他們太太了解，自己老公多渣。需知道，在外搞三搞四的男人，有心癮，就一不離二，真正一次不忠，百次不容。」
我問：「哪她們有甚麼反應呢？」
慕華：「助教前妻嘛，都這麼多年了，倒是很冷靜，還叮囑我小心做人；
金融才俊老婆呢，就故作大方，卻明顯酸溜溜，說甚麼都知男人有拈花惹草，說我只是甚麼免費雞，還祝我日後老公妻妾成群...」
翠如：「哪高管跑手老婆呢？」

慕華望向我：「對不起啊好姊妹，就是你老公，謝謝他教曉我很多，也操得很有勁呢...」
我當場晴天霹靂，呆若木雞，想著老公近月的行為好像敏合，還在猜疑真偽時，慕華在手機顯示出她和我老公去英美澳法日旅行、威士忌吧合照、SM時的照片...
目定口呆的翠如，拉著慕華然離座，剩下我淚灑咖啡店。

 


